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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潼关陷落后，朔方军成为平叛关键、肃宗前往灵武即位的传统观点，带有 “倒放电影”色彩。安史

之乱初期，受西北蕃落接连动乱等现实因素影响，肃宗辗转北上灵武，又逐步南下，根据各种信息反复决策、

不断调整行迹。玄宗末年以河陇军将主持潼关守军、以朔方军主力进击河朔的战略安排，使河陇军在玄肃之际

的乱局中居于政治与军事上的关键地位。不同于玄宗尚欲维持西北边防体系的态度，肃宗为收复两京，着力经

营天水、扶风一线，并持续征召边军入援。收复两京诸役中，河陇军连续作战失利，与回纥关系密切的朔方军

及较晚被征召的安西、北庭军渐在军事上发挥更重要作用。安禄山起兵后肃宗的行动与西北军镇地位的嬗变，

展现叛乱冲击下国家军政格局重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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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史之乱引发的诸多历史变动中，唐前期苦心经营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的崩坍，及边境节镇势力的此

消彼长，是影响颇为深远的一个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叛军与唐军的斗争，最初表现为安禄山统领 “东北三

师”与哥舒翰统领 “西北二师”间的对抗。随着哥舒翰兵败潼关、河西陇右兵溃亡，肃宗在朔方军治所灵武

即位，朔方军转而成为平定叛乱、中兴唐室的关键力量。① 上述观点大致勾勒出安史之乱后朔方军崛起的经

过。在国都沦陷、皇位更迭的历史背景下，边境节镇势力变化的意义溢出边疆防御本身，与国家权力格局重

构乃至皇权交争联系起来，深刻影响中晚唐的政治军事格局。

不过，与上述几乎成为研究共识的观点不同②，本文尝试在重新考察肃宗北上经历、灵武行在构成及玄、

肃之际军事动向的基础上，提出一项新的观点：安史之乱爆发后，朔方军的崛起其实相对晚近，前人眼中朔

方军自灵武即位后拥有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是后天塑造的产物。在唐代，玄、肃之际的历史记录因政局混

乱，尤多错讹、抵牾。近年学者留意于此，多从 “玄、肃之争”角度出发，批判史料讳饰、挖掘政治深意。③

与此过度强调皇权斗争解释力的研究取径相较，学者对文献编纂如何遮蔽历史线索，尚缺乏足够的警醒。《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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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鉴》《旧唐书》等基本史籍，是今人了解历史事件的主要依凭，其修撰的史料来源、编纂过程中有意无

意的裁剪拼贴，亦预先形塑学者理解、分析历史事件的基本框架。在反省这一点的基础上，本文希望跳出既

往研究抽绎的相对简单、明快的历史线索，通过利用多样的传世文献与石刻材料，努力揭示 “朔方军崛起”

这一由果推因式的政治发展谱系下，玄、肃之际西北诸军镇势力演变的复杂过程，并借此探究叛乱冲击下唐

代国家权力格局的重构。

一、肃宗北上灵武再析

天宝十五载 （７５６）六月，安禄山起兵半年之际，哥舒翰主持的潼关守军迎敌不利，潼关陷落。当消息传
至长安，玄宗君臣仓皇出逃。当月丁酉 （１５）日，太子李亨在马嵬与玄宗分别，携东宫亲从辗转北上，最终
于七月辛酉 （９）日抵达位于关内道北部的灵武郡。①

关于肃宗分兵、北上灵武一事，《资治通鉴》曾详细记录马嵬驿之变后，建宁王絯等劝肃宗驻留，“收西

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又建言 “朔方道近”，宜 “速往就之”的经过。② 《旧

唐书》卷 １８４ 《李辅国传》亦有献计分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的类似记载。③ 黄永年曾批评此类记载属
事后附会，认为肃宗当时只能倚靠朔方军，但待朔方留后人员奉迎、表明态度后，才敢决策前往灵武。④ 亦有

学者由玄宗 《銮驾到蜀大赦制》中 “命元子北略朔方”等记载，提出肃宗是奉玄宗之命，北上灵武收兵。⑤

以上意见在细节上多有出入，不过基本都认为前往灵武是肃宗分兵后的主要目标。

仔细推敲，此种聚焦肃宗分兵决策中灵武及朔方军重要性的观点，颇有 “倒放电影”的色彩。《旧唐书》

卷 １１６ 《承天皇帝絯传》中，收录 《资治通鉴》载分兵前李絯建言更原始的版本，记：

絯于行宫谓太子曰：“逆胡犯顺……殿下宜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不下十万人，

光弼、子仪，全军河朔，谋为兴复，计之上也。”⑥

《资治通鉴》载肃宗驻留后 “莫知所适”之际李絯发表的议论，则为独出记录，全文为：

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

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

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⑦

这是两段大相径庭的记载。前段引文泛泛提及朔方军今在河朔，且言河西多士马、“暂往河西”。后段引文则

指斥河陇之众 “皆败降贼”“或生异图”，明确提出前往朔方的策略。学者由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与朔方无

关，曾提出后段引文全非事实、不足凭信。⑧ 但简单否定相关记录前，有必要对肃宗北上经过展开重新梳理，

以更好地理解两段引文的差异，并对北上灵武一事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

梳理史料，肃宗与玄宗分别后，未直接北上，而是先回至渭北便桥一带，误与潼关散卒交战、多有伤亡

后，方调转方向，前往奉天、永寿。似肃宗分兵之初，一度有回京想法。次日，肃宗奔抵州新平郡，己亥

（１７）日抵达泾州安定郡。两日间，肃宗斩杀弃郡而走的新平太守、安定太守，昼夜奔驰，“士众器械亡失过
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由奉天经新平郡、安定郡，顺着河谷前行，下一站便是原州平凉郡。不过，庚子

（１８）日，他们却突然向东，转至彭原郡乌氏驿。⑨ 时任彭原太守李遵有墓志传世，说：
明年长安覆没，玄宗逊于南京。便桥之役，我师败绩。自新平属之五原，二千石皆反为贼守。肃宗以余骑

十数次于彭原，公顿首迎谒，且愤且喜。因献衣服鞍马，泣问大计。乃悉发仓库，募敢死士，获九百人。公自

誓众，扈跸而北。翌日师次临泾，又北至于平原 （凉）。收携贰逆命者，斩之以殉。破其余党，进幸灵武。旬

日众至数万，王师遂张。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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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材料提供许多有趣的细节。据墓志记载，此时关内道地区自新平郡至盐州五原郡，太守 “皆反为贼守”。

《旧唐书》亦记 “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①。如此局势下，肃宗一行既要防范身后未知何时追来的叛

军，又需警惕北奔途中或许叛变的太守。自奉天北上，主要有两条路线。其一是经州、宁州彭原郡、庆州

顺化郡至灵武。其二，经州、泾州至原州，继而既可北上至灵武，又可向西，经会州至凉州。② 现实中，肃

宗至新平郡后，未直接前往由 “皇唐太祖景帝七世孙”李遵主政、可更快抵达灵武的彭原郡，而转向第二条

路线的下一站、太守已反为贼臣的泾州安定郡。

在两日内快速行进、经两郡而斩两郡太守，显示至少此时，肃宗是计划沿着第二条路线前行。这与 《旧

唐书》载李絯 “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的建言恰好相应。平凉富有牧马。③ 天宝十三载

（７５４）安禄山兼闲厩、陇右群牧等使，曾奏 “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

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头匹口”④，此 “平原太守”，郁贤皓认为是平凉太守之讹。⑤ 郑遵意与安禄

山关系密切⑥，天宝十五载六月前后，他是否仍任平凉太守，不能遽断。不过此时的平凉太守未必支持唐室，

大概是肃宗在长途奔波、兵员减耗后，转向彭原征兵的重要原因。根据李遵墓志，肃宗抵达彭原时只有 “余

骑十数”。如此窘迫之下，宗室李遵竭力相援，为肃宗募得九百死士，提供衣服鞍马，并亲自加入肃宗队伍。

次日，补足力量的肃宗一行回师临泾，继往平凉，“收携贰逆命者，斩之以殉”。

图 １　 肃宗北上路线示意图
（根据 《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部分改绘）

肃宗一行到达平凉在六月辛丑 （１９）日，最终抵达灵武在七月辛酉 （９）日，其间停留将近二旬。驻留
平凉期间，肃宗有几项收获，首先是 “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并募得五百余兵。法津禅师墓志、塔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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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他当时驻跸平凉，亦曾 “累进衣马，襄助王师”。① 其次，肃宗驻留平凉日久，消息渐传入关内，“时贼据

长安，知上治兵河西”。其三，肃宗驻平凉后，“数日之间未知所适”，心中仍对接下来的行动举棋不定。可

以想见，肃宗应较早向边境节镇去信———如朔方，可能也包括河陇，此时正焦急等待各方回音。数日之后，

朔方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遣宗室李涵自灵武前来，奉笺相迎，“上大悦”。与此同时，河西留后裴冕

新授御史中丞赴阙，亦见肃宗于平凉。②

裴冕其人，天宝十二载 （７５３）八月被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③ 后哥舒翰入朝，“裴冕为祠部
郎中，知河西留后，在武威”，继而 “哥舒翰东守潼关，累月，奏冕为御史中丞，追赴京”④，知裴冕新授御

史中丞赴京，是哥舒翰所奏。唯哥舒翰守潼关时奏追裴冕，待消息传至河西、裴冕动身东行时，潼关已破。

从凉州武威郡前往长安，有南、北两道，其中南道经兰州、渭州、秦州、陇州、岐州抵长安，北道经会州、

原州、泾州、州抵长安⑤，平凉郡是北道的必经之所，裴冕便在此与肃宗相会。

史载裴冕在平凉面见肃宗时，“亦劝上治兵于灵武以图进取”。由此回看 《资治通鉴》独出的李絯建言，

其中 “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等语，大

概是裴冕为肃宗分析局势、介绍河陇境况、亦劝肃宗北上灵武后，李絯所作评述。与河陇相比，朔方军治所

灵武郡就在平凉北邻，李涵奉笺前来时 “备陈兵马招集之势，仓储库甲之数”⑥，故李絯建言称 “朔方道近，

士马全盛”。换言之，《资治通鉴》所载建言，是肃宗一行抵达平凉郡，进一步了解朔方、河陇境况与态度后

所献。自长安出奔后，肃宗对何去何从几度犹疑，建宁王李絯亦几度予以建言。《资治通鉴》误将平凉建言

系于分兵之初，引起学者的疑问与遐想。

由上，可以看到肃宗与玄宗分别后，根据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反复决策、不断调整行迹的过程。便桥交

战后，肃宗应有着前往京西北地区、积蓄力量的基本考量，但 “以灵武为最终去处”并不是一个被始终清晰

标举的目标。相反，在很长时间内，河西方向可能是肃宗心中的更优选，因此北上初期，他快速地占据平凉，

且在朔方官员前来奉迎、裴冕亦建议前往灵武后，仍犹豫不决。即使最后，肃宗在多方建议下启程前往灵武，

途中仍一度欲渡过黄河、保军丰安。⑦

玄宗方面，虽未必及时掌握肃宗的具体行踪，但对肃宗应召集兵马以备收复两京，当有一定共识。七月

壬戌 （１０）日前后，玄宗在益昌遥诏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以裴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⑧ 丁卯
（１５）日，玄宗又在普安郡发布制书，向天下宣示太子 “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

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及永王等分领诸道的命令。⑨ 半个月后 《銮驾到蜀大赦制》中的

“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瑏瑠，即为对此制的概括与再度确认。由于在玄宗遥诏以前，裴冕已抵达平

凉、服务于肃宗，既往研究或联系 《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公以御史中丞，奉诏翼赞元良。释位济河，会

于灵武”等记载，提出玄宗出京后，已任命裴冕为左庶子，且命他奔赴灵武与太子相会。瑏瑡 然 《冀国公赠太

尉裴冕碑》乃大历间元载所作，恐不乏事后讳饰。瑏瑢 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论，在肃宗分兵一事中，前往灵

武并非预先确立的清晰目标。

事实上，联系当时局势看，裴冕先行抵达肃宗身边，玄宗复选取他为太子左庶子，未必有何政治上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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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青山：《唐代法津禅师墓志铭、塔铭研究》，《敦煌学辑刊》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本段引史料，并见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７８、６９８０ ６９８１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６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条，第 ６９１９页。
《旧唐书》卷 １９１ 《金梁凤传》。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２卷 《河陇碛西区》，第 ３４１ ４１９页。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
丰安一作丰宁。《文苑英华》卷 ８８５ 《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６ 年，第 ４６６３ 页上栏；《旧唐书》卷 １０ 《肃
宗纪》。

《旧唐书》卷 ９ 《玄宗纪下》；卷 １１３ 《裴冕传》。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３６ 《命三王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 １５５页；《旧唐书》卷 ９ 《玄宗纪下》。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７９ 《銮驾到蜀大赦制》，第 ４５５页。
张驰：《唐国史对肃宗北上灵武事的历史书写》，《史林》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
林伟洲曾论及元载点窜史料的情况，参见林伟洲：《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第 ７７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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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史料上的涂抹，而是时局下的正常选择。长安陷落这年，裴冕五十四岁。他曾任渭南县尉、京畿采访使

判官等职，因替得罪伏法的京畿采访使王C 收尸、护葬知名于世。① 在玄宗朝众多能臣名士中，裴冕似未表现
出什么惊人才干。但天宝十五载夏秋之交的此时此刻，他确实是一位关键人物，使其在筚路蓝缕、风雨飘摇

的肃宗行在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即使在幸蜀路上的玄宗看来，他也是处理关内糟糕局面的重要辅佐。

这得益于裴冕过去的身份，哥舒翰的河西行军司马、河西留后。潼关惨败、灵武即位及后来朔方军的崛起，

使前人未足重视河西、陇右军在安史之乱中的动向。实际上，随着哥舒翰率军驻守潼关，河陇军一度在玄、

肃之际的混乱局势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肃宗的政治决策与军事安排。由此，可借裴冕之得用，

将研究视线暂从朔方转向河陇。

二、玄肃之际的河西、陇右军

在玄宗朝西北诸军镇中，相较于管兵二万余、马数千匹的安西、北庭，管兵七万上下、马逾万匹的河西

军、陇右军、朔方军，是距京畿稍近且殊为强盛的三大藩镇。② 天宝十四载 （７５５）十一月中旬，听闻 “禄山

定反”的玄宗，先后派遣封常清 （时任北庭都护、安西节度使）至洛阳募兵守备，高仙芝 （前安西节度使）

统军屯驻陕州③，并紧急征召河西、陇右、朔方兵马入援。调兵之初，玄宗以安西、北庭宿将领军，以河西等

镇兵马为防御主力。不过，在仓促应对来势汹汹的叛军的过程中，河陇军渐居于军事上的中心地位，一批河

陇官员亦由此活跃于政治舞台。

关于河西等军入援的经过，玄宗 《亲征安禄山诏》提供一条关键记录。十二月壬辰 （７）日，玄宗下制，
欲 “巡幸洛阳”、御驾亲征，制文中一段说：

其河西、陇右、朔方，除先发蕃汉将士及守军郡城堡之外，自余马步军将兵健等，一切并赴行营，各委节

度使统领，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④

前人由 “除先发蕃汉将士”一句，提出玄宗曾两次征召边军入援。⑤ 然更为关键的，是 “仍限今月二十日齐

到”，它说明这是一条初次征召尚未就位，便紧急追加的命令。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丁丑 （２２日，一作甲申 ２９
日），玄宗命高仙芝为副元帅 “统诸军东征”，继而出钱帛于京师募兵。次月一日，高仙芝统飞骑、彍骑、京
师新募兵及 “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自长安出发，前往陕州屯驻。⑥ 高仙芝受命、出征间隔数日，

其间尚在募兵，反映他受命时的 “统诸军出征”更多是一项计划。考虑到十一月丙子 （２１日，一作癸酉 １８
日）玄宗曾撤换安禄山亲旧安思顺的朔方节度使衔⑦，唐廷大概在朔方换帅至高仙芝受命间，初次发布召集

河西、陇右、朔方军入援的命令。初始计划中，高仙芝应统禁军、新募兵及入援边兵镇守陕州，与洛阳封常

清军形成前后两道防线。但叛军进展太速，超出玄宗君臣的心理预期。紧张局势下，不待边兵到位，高仙芝

便先行出发。随着叛军快速渡过黄河、直指洛阳⑧，玄宗不得不将边兵征召范围扩大到 “守军郡城堡之外”

全出，且加快调集速度，要求 “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

此时，西北边兵处于陆续入援的状态，然战局发展仍比唐廷计划得更快。十二月丁酉 （１２）日，洛阳沦
陷，封常清、高仙芝仓皇退守潼关。癸卯 （１８ 日，一作丙午 ２１ 日），玄宗命斩高、封二人。病废在家的河

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被命为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⑨。这一系列人事调整，恰好发生在约定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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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１１３ 《裴冕传》；《文苑英华》卷 ８８５ 《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第 ４６６５页下栏。
《通典》卷 １７２ 《州郡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 ４４７９ ４４８２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７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 ６９３４ ６９３７页；《旧唐书》卷 １０４ 《高仙芝传》；卷 １０４ 《封常清传》。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７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 ６９３８页；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１９ 《亲征安禄山诏》，第 ６２６页。
张驰：《西北军镇格局与安史之乱初期玄、肃二帝权力关系》，《史学月刊》２０２５年第 １２期。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７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 ６９３７ 页；《旧唐书》卷 ９ 《玄宗纪下》；卷 １０４ 《高仙芝传》。围绕安禄山起兵，
《资治通鉴》《旧唐书》系日多有出入，需相互参读。

⑨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７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 ６９３７、６９３９ ６９４３页；《旧唐书》卷 ９ 《玄宗纪下》。
《旧唐书》卷 ９ 《玄宗纪下》。



灵武即位与安史之乱中西北军镇地位的嬗变

月二十日前后。史载高仙芝退守潼关时 “持乌合之众，驱市人以战”，受戮时 “召募兵排列在外”①。大概前

线换帅之际，边兵大部队才将将抵达。

于是叛乱爆发不过一个多月间的连锁反应，将哥舒翰推向潼关统帅的位置，并将一大批河陇官员推向历

史前台。西北诸镇中，河西、陇右地缘相接，具有密切的军事联系。② 天宝十二载夏秋之际，陇右节度使哥舒

翰接替安思顺出任河西节度使，自此主掌河、陇两镇。③ 翌年哥舒翰论功，为了解两镇情况提供重要参考。既

往研究受 《资治通鉴》行文影响，曾以为哥舒翰此次论功是为与安禄山竞相笼络亲信，且由哥舒翰与安思顺

的矛盾关系，及所谓只为陇右军将论功，提出河、陇二镇长期不和，哥舒翰任用陇右嫡系、压制河西军将，

影响唐军平叛进程等推论。④ 较之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提供一份更原始的记录，记天宝十三载三月哥

舒翰 “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井牧九曲，其将咸来策勋”，策勋名单为：

陇右十将、特进兼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加骠骑大将军。河源军使王思礼、陇右兵马使彭元曜加

特进。陇右同节度副使张擢，陇右都虞候兼安乡郡太守管崇嗣，陇右同节度副使兼莫门军使、临洮郡太守成如

趚，陇右同经略副使兼宁塞郡太守康承献，陇右讨击副使鲁炅，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积石军使

臧奉忠、镇西军使郭光朝、河西经略副使苏法鼎为左金吾等卫员外大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C、彭体盈为左

羽林军员外将军，并充本道驱使。⑤

此份名单记录许多受赏军将，但仍不完整，如王难得 “十三载，从收九曲，加特进”⑥，不见载录。史载哥舒

翰论功后，“又奏”严武为节度判官、吕o 为支度判官、高适为掌书记、曲环为别将。⑦ 大概当时陆续有策
勋、奏官之举。此次作战的洪济城、大莫门城及 “九曲”之地，主要位于陇右宁塞郡、安乡郡、临洮郡以西，

是玄宗时陇右唐军常与吐蕃交战之地。⑧ 主战场在陇右，故策勋名单中多为陇右军将，且有宁塞、安乡、临洮

三郡太守，及积石军、镇西军 （分别位于宁塞郡、安乡郡⑨）军使。陇右军将外，名单中也有河西将领的身

影，如河西经略副使苏法鼎、皋兰府都督浑惟明。瑏瑠 客游河西的高适，亦在此役后被奏为河西掌书记。瑏瑡 兼领

河西后瑏瑢，哥舒翰将一些河西兵马调赴陇右战场，从两镇将士联动作战、共同受勋看，哥舒翰主持下的河、陇

两镇，很难说存在明显的、压制性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上述河、陇官员中的相当一部分，很快又出现在驻守潼关队伍中。哥舒翰代替高仙芝主持

守军后，延请萧昕入幕瑏瑣，又：

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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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卷 ４４３ 《将帅部·败衄第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第 ５２５７页下栏；《旧唐书》卷 １０４ 《封常清传》。
刘子凡：《唐代西北诸节度的轻重格局》，《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年第 ３期。
《旧唐书》卷 １０４ 《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 ２１６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条，第 ６９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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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卷 １２８ 《帝王部·明赏第二》，第 １５３４页下栏 １５３５页上栏。引文有节略，原文讹误如 “大拔州”“鲁癤”“汉门军”

“高兰府”等，已径改。

《旧唐书》卷 １８３ 《王子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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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 ３９ 《陇右道上·廓州》，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９９４ ９９５页；《旧唐书》卷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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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３８ 《地理志一》。
河西治所凉州界内寄居许多吐浑、契絆、思结部落，皋兰府是其中之一。高适诗 《送浑将军出塞》说 “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

燕支下”，也谈到河西燕支山下的浑部。另有东皋兰州，寄在关内道鸣沙界，都督浑释之在朔方军任职。参见 《旧唐书》卷 ３８ 《地
理志一》；卷 ４０ 《地理志三》；卷 １３４ 《浑蠨传》；高适著，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 ２５７
２５８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１ 《高适传》。
哥舒翰兼领河西与收九曲时间相近，《资治通鉴》系于战事结束后，《新唐书》系于结束前。高适诗 《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

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叙及吐蕃战事中高适从河西治所武威赶往前线以谒见哥舒翰的情形，知战事结束前哥舒翰已兼河西节

度使。参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６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条，第 ６９１８ ６９１９页；《新唐书》卷 １３５ 《哥舒翰传》；高适著，刘开扬笺注：
《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 ２５３ ２５４页。
《旧唐书》卷 １４６ 《萧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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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浑萼、契絆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①

其中，火拔归仁、王思礼、管崇嗣及苏法鼎，皆见于天宝十三载策勋名单，为陇右、河西宿将。田良丘原为

河西节度判官，天宝十三载僧不空应哥舒翰之请前往河陇，驻跸武威郡开元寺，田良丘曾笔受译经。② 李承光

天宝间为河西兵马使③，高仙芝退守潼关时 “令索承光守善和戍”，死后 “以将军李承光摄领其众”④，颇疑

“索”为 “李”之讹。李承光较早出现在潼关，未知是早已在京，还是入援的先头部队。蕃将中，至少浑萼、

契絆宁当来自河西，为凉州界内浑部、契絆部首领。⑤ 此外，原河西掌书记高适、陇右将王难得，也佐哥舒翰

守潼关。⑥ 稍晚，陇右将鲁炅、曲环还被派往南阳驻守。⑦

潼关守军中，亦有与河、陇同时受到征召的朔方军将士的身影，如朔方十将臧晔在潼关 “分兵水战”，

溺河而死。⑧ 入唐吐蕃、朔方节度副大使论诚节，统领士马与哥舒翰 “掎角磗寇”。⑨ 但河陇将士更众，且明

显享有军队统领的主导权。郭子仪接任朔方节度后，受诏 “以本军东讨”，十五载春又 “益选精兵”进军代

州、出井陉，主要在河东、河朔一线作战。瑏瑠 杜鸿渐神道碑记安禄山起兵后，唐廷 “命信臣脁扼二华之险，

守河渭之隘，以挫其锋。分河陇材官据南阳，当宛叶，以遏其势。朔方节度、中书令、汾阳王发缘边利兵略

云中，出井陉，以制其后”瑏瑡，形成河陇等军镇守潼关，朔方军主力攻敌侧翼的应敌策略。

与此战略安排相应，当潼关陷落，唐室出奔，从历史现实条件来说，关内地区可最直接、快速得到利用

的力量，便是四散的潼关败卒、河西陇右残兵。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二日，肃宗于灵武即位，任命大臣曰：

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徙治安化，以前

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之。以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C为天水太守，兼防御

使……大将管崇嗣在朝堂，背阙而坐 （后略）。瑏瑢

肃宗被朔方官员迎至灵武，受命为宰相的，却是河西幕佐裴冕。至德二载 （７５７）收复两京大赦说 “朕龚行

天罚，誓兵朔野。幸以一旅之众，遂成九有之师。言念经纶，岂忘缔构”，奖赏灵武元从裴冕、李辅国、李

遵、管崇嗣、李鼎、王莚。瑏瑣 裴冕名居第一。细审两份名单，灵武行在除杜鸿渐等朔方留守官员，李辅国等肃

宗亲信随从，李遵等关内道官吏外，还有多位潼关败将、河陇旧臣。

回顾潼关之战，唐军败后，哥舒翰被火拔归仁执送叛军，钳耳大福、苏法鼎、管崇嗣等西走入关，潼关

周边州郡长官，如河东防御使吕崇贲、华州防御使魏仲犀等 “皆弃郡走，所在兵将，解辫而散”瑏瑤。苏法鼎嗣

后行踪不明。钳耳大福在至德三载 （７５８）正月受封瑏瑥，可能稍晚加入收复两京队伍。魏仲犀南下奔赴玄宗行

在。瑏瑦 管崇嗣、吕崇贲则最早来到肃宗身边，成为灵武行在的重要人物。

灵武行在中的潼关败将、河陇旧臣，还不止于此。王难得 “关门不守，从肃宗幸灵武”瑏瑧。曹怀直旧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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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１０４ 《哥舒翰传》。
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１５，《中华大藏经 （汉文部分）》第 ５５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 ７２０页中、下栏。
《文苑英华》卷 ６０８ 《为人请合纎表》，第 ３１５１页下栏。
《旧唐书》卷 １０４ 《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 ２１７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 ６９４３页。
《旧唐书》卷 ４０ 《地理志三》。
《旧唐书》卷 １１１ 《高适传》；卷 １８３ 《王子颜传》。
《旧唐书》卷 １１４ 《鲁炅传》；卷 １２２ 《曲环传》。
臧晔墓志，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２３０页。
《文苑英华》卷 ９０９ 《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第 ４７８４页上栏。
《旧唐书》卷 １２０ 《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 ２１７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５３、６９５７、６９５９ ６９６０页。
《文苑英华》卷 ８８５ 《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第 ４６６３页上栏。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８２ ６９８３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３ 《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第 ６５８页。
《册府元龟》卷 ４４３ 《将帅部·败衄第三》，第 ５２５８页上栏。
《宋本册府元龟》卷 １３１ 《帝王部·延赏第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 １１９页下栏。
《颜鲁公文集》卷 １２ 《正议大夫上柱国国子司业颜君神道碑铭》，颜欲章编：《颜氏传书》第 ２２册，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第 ４ｂ
５ａ页。
《旧唐书》卷 １８３ 《王子颜传》。



灵武即位与安史之乱中西北军镇地位的嬗变

舒翰讨击副使，“今上幸灵武，追入宿卫”①。论诚节父子在潼关破后 “以智信保全所领之军，驰于灵武，扈

从肃宗”②。约七月下旬，哥舒翰支度判官吕C “驰赴行在”，超拜御史中丞。他在乾元二年 （７５９）拜相，是
肃宗朝第二位出自河陇幕府的宰相。③ 代宗大历年间，于邵作 《为人请合纎表》，记潼关破后李承光 “仓卒西

还。亦既通表华阳，奉笺灵武。枕干待命，俟期而往。曾未信宿，先朝赐书，敦叙兄弟，如家人礼”，获得

“先朝”即肃宗回信。表文记 “当是时也，臣亲见之，开缄涕流，是日便发。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马副元

帅，改名匡国”④。从改名、加副元帅的厚遇看，李承光恐怕是最早抵达肃宗行在的高级将领。他在九月末因

追究潼关败责被杀⑤，故事迹不显。

概言之，肃宗在灵武即位，不天然意味朔方军就此成为政权中的主导力量。在朔方军主力尚在千里之外

的河朔地区，而关内道及其周边流散着大量以河陇兵士为主体的潼关败卒，还有许多入唐蕃部、守边将士的

情况下，肩负收复京城重任的太子李亨、新皇肃宗，急需具有相关政务经验与人际关系优势的臣子提供帮助，

来联络、整合这些兵士群体。潼关破后，关内及其周边的蕃汉军队，既是可能被叛军招徕的乱源，也是可能

被肃宗方争取的兵力。从后见之明看，这些军队中的许多曾加入翼卫肃宗的队伍，但对当时人而言，纷杂军

事力量的政治向背，尚需沟通、确认与斡旋。

裴冕既得肃宗信重，又被玄宗命为太子左庶子，正在此背景下发生。潼关陷落后，哥舒翰守潼关僚佐如

田良丘、高适、萧昕等皆南奔。颜允南神道碑记当时 “朝官多出骆谷至兴道，房、李华 （簊）、高适等数

十人尽在”，而田良丘 “既败，犹自振矜”，诵表说潼关之败是 “运数潜迫，人神同弃。职之人故，匪翰之

由”，被颜允南叱责，李簊等 “因欲欧 （殴）击”。⑥ 此种情形下，玄宗令留守本镇、资历更深、正赶赴长安

的裴冕辅佐太子收拾残局，确为不二之选。玄宗幸蜀后，陆续将严武、萧昕、高适等哥舒翰旧僚派遣北上⑦，

也可置于此背景下理解。

由上，可初步认识肃宗初年，无论军事上，抑或朝政上，河陇旧臣及其人际关系发挥的重要作用。肃宗

即位不久，曾传信安西请求援兵，时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 “且缓师以观变”，被段秀实责以

大义后，才如数发兵。⑧ 李嗣业等所称 “观变”，既可能指唐廷、安禄山之变，亦可能指肃宗、玄宗之变，抑

或两者兼有。彼时，这种 “缓师以观变”的心态盖非安西一镇所有，故河陇系官员、将士的翊戴，于肃宗朝

廷自具有非常之意义。

三、潼关陷落后的军乱与玄、肃二帝西北战略的分殊

天宝末年以河陇等军驻守潼关、朔方军主力攻敌侧翼的应敌策略，使河陇军在玄、肃之际成为关内地区

最关键的军事力量。玄宗弃京西逃当夜，任命 “自潼关至”、带来哥舒翰被擒消息的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

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肃宗即位当日，则以 “陇右节度使郭英o为天水太守”。⑨ 这些第
一时间的命令，共同凸显河陇在唐室政治规划中的重要地位。仔细推敲，玄宗、肃宗对河陇的安排又存在微

妙的区别。此种区别出现的重要历史背景，是潼关陷落后爆发的胡乱与军队骚动。玄、肃二帝面对军乱的不

同考量，反映唐廷西北政策的悄然转向，并成为西北各军镇地位升降的重要起点。

时间回到天宝十五载六月，王思礼受任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后，本应奔赴河陇整兵，但 《资治通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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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曹怀直墓志，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７５５页。
《文苑英华》卷 ９０９ 《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第 ４７８４页上栏。
《旧唐书》卷 １８５下 《吕C 传》；《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８７页。
《文苑英华》卷 ６０８ 《为人请合纎表》，第 ３１５１页下栏 ３１５２页上栏。表文提到 “女婿周鼎，分阃河西”，周鼎大历间任河西节度使，

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 １２２５ １２２７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１ 《房传》。《为人请合纎表》提到李承光伏法是因 “别承诰旨”，或与玄宗旨意有关。

“李华”另有本作 “李煜”，碑文提到 “簊等因欲欧 （殴）击”，故疑为李簊之讹。《颜鲁公文集》卷 １２ 《正议大夫上柱国国子司业
颜君神道碑铭》，颜欲章编：《颜氏传书》第 ２２册，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第 ４ｂ ５ａ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１ 《高适传》；《新唐书》卷 １２９ 《严武传》；卷 １５９ 《萧昕传》。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８７页；《旧唐书》卷 １０９ 《李嗣业传》。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７３、６９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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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丙午 （２４）日条后、戊申 （２６）日条前记：
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初，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

立，相攻击；而都护实从翰在北岸，不死，又不与火拔归仁俱降贼。上乃以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

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俱之镇，招其部落。以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①

由于潼关之败，河西蕃胡部落间爆发骚动。河西蕃落的骚动，最终演变为至德二载正月，武威九姓商胡安门

物与河西兵马使盖庭伦等聚兵叛乱、杀死时任节度使周泌 （?）。② 前人关心河西粟特人事迹，曾对叛乱爆

发、平定的经过作有详实梳理。③ 然需注意的是，潼关沦陷后西北地区的骚动，不止发生在河西一镇。周?之

外，曾于天宝十三载受勋的彭元曜 （或作耀、晖）亦受任为陇右节度使、回到本镇，似暗示陇右蕃落间也有

所骚动。新刊司马志诚墓志，记志主 “累迁关西都知兵马使、兼河源军使、鄯城郡太守……洎肃宗幸凤翔，

以公威声坐驰，追赴行在，充兴平、定武等军使，敕摄绛州刺史”，司马志诚与妻子合葬墓志又说：

天宝中，安史继乱，生灵莫安。关陇之冲，地当要害。犲 （豺）狼之处，公握其权。李志坚等潜怀扇

（煽）动，密运奸谋。立可寒 （汗）以济师，援禄山以携众。蜂虿未肆，军师遽枭。辕门肃清，师徒无挠。丕

绩克著，勋庸再加。既迁近侍之荣，用锡分忧之寄。累迁绛、陕、怀三州刺史。④

河源军位于西平郡西百余里⑤，是陇右的重要军镇，王思礼在天宝十三载策勋时便担任河源军使。哥舒翰收九

曲后，于河源军创立鄯城郡。⑥ 司马志诚大概在安禄山起兵前后兼河源军使、鄯城郡太守，至德二载二月肃宗

至凤翔后前往行在。⑦ 在此期间，李志坚等人曾在陇右煽动叛乱。从 “立可寒 （汗）以济师”等语看，陇右

的骚动同样涉及蕃部，且有投靠叛军的倾向。在司马志诚的镇压下，此次骚动最终未酿成大祸。此份功绩，

大概是他取得 “威声”、被追赴行在的重要原因。

更大规模的动乱发生在朔方地区。至德元载七月下旬，跟随安禄山叛乱的同罗部落自长安奔归朔方。随

后三四个月，尤其九月后，他们在关内道北部邀结部落 “共图河、朔”，使朔方军主力不得不滞留河曲，与

之作战。⑧ 至德二载杜甫作 《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说 “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去秋群胡反，不得

无电扫”⑨。事实上，“去秋”以来蕃胡部落与军队的蠢蠢欲动，蔓延包括河西、陇右、朔方在内的广大西北

地区，形成一种普遍骚动的氛围。

蕃落与军队的骚动，显示潼关陷落对西北军镇的冲击，并深刻影响玄宗、肃宗的政治决策。如肃宗分兵

后数次调整行迹，方前往灵武。但抵达灵武不过两个月，又启程南下。⑩ 西北胡乱，是肃宗前往、离开灵武

的共同背景———他从平凉前往灵武，正是河西部落 “争自立，相攻击”之际，离开灵武，又值朔方胡乱正

炽，当一定程度受到叛胡所带来安全压力的影响。在长安沦陷的一年多里，肃宗驻留灵武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更重要的，是玄宗、肃宗西北战略的转变。在 《资治通鉴》叙述中，因河西胡乱转而以周?、彭元曜为

河西、陇右节度使，是 “上”，即玄宗的命令。《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中，周、彭二人则在肃宗即位当日
得到任命。瑏瑡 面对此间抵牾，既往研究多径取一说，未见深入的比较、检讨。根据 《通鉴考异》，《资治通鉴》

与 《旧唐书》的记录，分别源于 《玄宗实录》与 《肃宗实录》瑏瑢，是在实录阶段已产生的矛盾记载。一些旁

证，为探求实情提供帮助。首先，周?、彭元曜得到任命的前置条件，是王思礼未及到任，就返回玄宗或肃

宗行在。以王思礼的资历，若早早抵达肃宗身边，当在一切草创的灵武行在扮演重要角色，但王思礼并未出

现在 《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的灵武元从名单中。

周?子周晓、母高氏的墓志亦提供一些参考。周晓墓志曾详述至德二载正月，年仅十七岁的志主于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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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７９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９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０１５页。
冯培红、殷盼盼：《唐代 “安门物事变”史实考辨》，《敦煌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
李浩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４年，第 １９２ １９３、１９６ １９７页。句读有改动。
《旧唐书》卷 ３８ 《地理志一》。
《文苑英华》卷 ７９３ 《田司马传》，第 ４１９３页上栏。

⑩瑏瑡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８６ ６９９８页；卷 ２１９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７００７页。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 ５ 《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 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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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罹难的经过，此处想引用军乱前的一段记录：

初，凉州府君之为节制也，公亦随侍河西。终童英妙之年，吕蒙即戎之岁。或坐筹以制胜，或问绢以崇

德。其所匡益，无惭古人。天子闻之，召拜赞善大夫，兼赐金印紫绶，仍许从其温?，随所任使。①

又周?母高氏墓志：

天宝九年，从安西返柩，至临洮军权殡。令子故河西节度、御史大夫、赠凉州都督，哀毁过礼，孝能显

亲。至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有诏赠平原郡夫人，旌孝诚也。②

周晓墓志、高氏墓志皆立于肃宗乾元二年。高氏权葬六年后，突然获得赠官，颇显突兀。而周晓随侍河西，

次年正月罹难，他被 “天子”即肃宗召见，亦在至德元载秋冬间。联系来看，周晓受召、得官、被允许回到

河西，与高氏突获赠官、以 “旌孝诚”，是肃宗奖赏周?的系列举措，当与周?和肃宗间的某种政治互动有

关。从迟来的嘉赏，及派幼子谒见肃宗等细节看，周?担任河西节度使，大概不会是由肃宗任命、自灵武赴

任。在肃宗自行即位、身边多有河陇旧臣，而自己被玄宗命为河西节度使的微妙局面中，周?或许保持一种

相对谨慎的态度，在九月末玄宗正式传位后③，才与肃宗方面建立更加密切的政治关系。

至此反观玄宗的西北政策。安禄山起兵之初，玄宗并未大幅调动安西、北庭兵马。二次追征河西等镇

兵士，亦限定为 “守军郡城堡之外”。《新唐书》卷 １４７ 《王思礼传》记哥舒翰任副元帅后，奏王思礼赴
军，玄宗说 “河、陇精锐，悉在潼关，吐蕃有衅，唯倚思礼耳”④，反映玄宗尚欲保全多年经营的西北边疆

防御体系，及在此前提下调动军队入援的态度。潼关沦陷后，玄宗最初命王思礼收合散卒，尚欲依靠河陇残

兵平叛。胡乱消息传来后，很快转变策略，令周?、彭元曜及河西蕃将思结进明等回镇安抚、稳定局面。此

种安排与玄宗对西北边军的总体态度具有一致性。《资治通鉴》将王思礼听说胡乱、折返行在，玄宗调整人

事安排一系列事件笼统系于玄宗南下河池郡后。⑤ 在此之前，玄宗还有一份关于西北边镇的重要命令，即在行

至扶风郡时，命丰王珙为武威郡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使”⑥。学者曾十分关注玄

宗在汉中命永王出镇江陵、总领山南东路等道的情形⑦，而丰王的任命较之更早。《资治通鉴》的笼统系年，

令人很难断言丰王之职是否与蕃落骚动有关。不过紧急、密集的人事安排本身，已凸显玄宗对河陇局势的

关切。

肃宗对西北边镇的战略安排则大为不同。即位当日，肃宗任命郭英C为天水太守、兼 “防御守捉使及大

震关使”⑧。郭英C是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之子⑨，天宝十三载河陇策勋时，尚为陇右讨击副使，资历不算太

深。史载他由 “陇右节度使”任天水太守，不符合迁转常理。其神道碑说：

禄山之乱中原也，二圣伪游三秦，贼据岐，重镇非公不可。制授公秦州都督兼御史中丞、陇右采访使。

未几，贼将高嵩长驱幽燕，深入陇。公外申郊劳，内设庭宴。飨未属厌，兵已合围。贼党数千，应时剪

（翦）灭。由是虏镝不鸣于陇外，皇舆始都于雍上。至德二年，诏公为凤翔太守，转西平太守，加陇右节度兼

御史大夫。瑏瑠

郭英C至德二载始任陇右节度使，他转任天水太守前的职衔大概是 “陇右节度某使”，误脱去幕职名。据神

道碑文，郭英C任天水太守的原因，是叛军占据京西阳、扶风一带，“重镇非公不可”。天宝十五载六月庚
戌 （２８）日，陈仓县令薛景仙曾杀安禄山守将，克扶风而守之。不到一个月后，他与郭英C同日得到任命，
为扶风太守。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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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４０５页。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５９４ ５９５页。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
《新唐书》卷 １４７ 《王思礼传》。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７８ ６９７９页。
《旧唐书》卷 １０７ 《丰王珙传》。
《旧唐书》卷 １０７ 《永王瞞传》。
《新唐书》卷 ６７ 《方镇表四》。
《旧唐书》卷 １１７ 《郭英C传》。
《文苑英华》卷 ８９１ 《故定襄王郭英C神道碑》，第 ４６９０页上栏。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７９、６９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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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具有有机联系的任命。天水、扶风腹背相倚。扶风是京西要郡，沟通东西，南达蜀地，北连朔

方，是潼关沦陷后江淮赋税向关内转运的重要枢纽。① 但扶风守备力量相对薄弱，甚至依靠一介县令率众主持

局面，极易受到叛军侵扰。天水则处于陇右军势力范围内，地当长安通河西、吐蕃之路，郡东大震关扼守陇

山东西进出之要道②，是唐前期税物向河陇转运的枢纽。③ 在潼关沦陷、河陇本镇出现骚动的混乱局势下，唐

军若不能扼住天水、阻挡叛军西扰，不仅河陇的动荡可能进一步扩大，还可能危及与安西、北庭间的联系。

天水及其背后的河陇一旦陷入动乱，失去支撑的扶风便摇摇欲坠。届时东西、南北交通阻隔，避处成都的玄

宗尚且安全，居于灵武的肃宗无疑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故肃宗急命天水太守的举动，具有多重意义。郭英C就任后，欲擒故纵地翦灭贼将高嵩。此事亦见于
《资治通鉴》，记七月甲戌 （２２）日、己卯 （２７）日间 “安禄山遣其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大震

关使郭英C擒斩之”④，很快起到防止叛军进一步裹挟河、陇将士的作用。此外，郭英C以天水太守带陇右采
访使，他的经营不仅有助于稳定陇右局势、支撑京畿西翼，还为肃宗安心南下、“皇舆始都于雍上”创造条

件。至德元载九月后，肃宗离开灵武，经顺化、彭原逐步南下。在此期间，他持续从西北诸镇征召军队，十

二月又命王思礼为关内节度使，并将郭英C内调为凤翔 （即扶风郡）太守。⑤ 如此逐步准备，以便最终移驾

扶风，以之为收复长安的基地。这一系列规划，最早可追溯到肃宗即位当日任命天水太守、扶风太守。肃宗

最初任命薛景仙、郭英C时，未必已明确移驾扶风的目标。不过，在同罗搅动的朔方胡乱，河陇连通安西、
北庭的战略纵深及扶风 “十字路口”式的地理区位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扶风为收复两京的基地成为

越来越清晰的战略方向。

回过头看，肃宗的人事任命与玄宗的安排形成一种张力。玄宗着眼于河西、陇右及安西、北庭的整体局

势，仍希望维持西北边防体系。肃宗则更多从自身处境出发，关心更小区域内的战略安排。肃宗分兵、即位

后，安西、北庭兵马被初次征调入援。河西、陇右军虽经历潼关之败的折损，又有部落、军队骚动，肃宗仍

持续从河陇抽调兵马。为了配合肃宗以扶风为基地收复两京的战略安排，河陇军的经营重心逐步东移。学者

曾论安史之乱是唐朝西北防御体系崩坍、疆土丧失的重要转折点，更进一步看，唐廷的西北政策，实在肃宗

初年迎来转变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北边防越来越明显地让位于平叛需求。而随着西北各镇兵马陆续入

援、会集，河陇军早期占有的优势地位也迎来挑战。

四、收复京城诸役与西北军镇地位的变化

探明安史之乱初期河陇军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唐廷西北政策的转型后，可将研究视线重新投向朔方军。在

有关肃宗朝史事的各式论述中，朔方军长期是西北军镇中最为突出的角色。此种 “主角”形象至少受到三重

历史叙述的叠加影响：当代学者带有 “后见之明”色彩的研究，《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的编纂、叙事策略，

再往前追溯，还有同时代人对朔方军崇高地位的不断烘托与制造。⑥ 如果说本文前几节通过考订肃宗北上经过

与灵武行在构成，致力于破除肃宗初年朔方军的 “主角”形象，本节则希望重新探讨朔方军重要地位的建立

过程，并借此进一步梳理唐军作战策略调整下西北各镇地位的变动。

至德年间，肃宗行在曾组织多次以收复两京为目的的战役。除至德元载十月房主动请缨、仓促惨败之

役外⑦，其余战役均以扶风为基地、以西北诸镇军队为主要班底展开。诸次战役中，各镇扮演的角色各不相

同。起初，河陇军仍在肃宗的军事安排中居于核心位置。至德二载正月，肃宗在 《谕西京逆官敕》中宣示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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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郭子仪 “跪上天子玺”。《文苑英华》卷 ７７４ 《灵武受命宫颂》，第 ４０７６页上栏；《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９１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１ 《房传》。



灵武即位与安史之乱中西北军镇地位的嬗变

军进攻京畿、东都、范阳的计划。其中郭子仪 “领朔方精骑三万、步卒五千并回纥兵二万人”、王思礼 “领

安西、北庭、河陇马步五万”负责京畿战场，有着收复长安与潼关一线的战略目标。① 实际作战中，肃宗延

续哥舒翰守潼关时的战略规划，仍命河陇军将主持正面战场、朔方军攻敌侧翼。当年正月，郭子仪派人潜入

河东郡，后率军平定冯翊、河东，在潼关与叛军拉锯，取得一定战果。长安方面，二月，肃宗命关内节度使

王思礼驻军武功，兵马使郭英C驻军东原，王难得驻军西原，三位前河陇军将肩负起收复长安的重任。然当
月丁酉 （１９）日，叛军进攻武功，郭英C作战不利，王难得望之不救，两军溃退，王思礼亦退军扶风，行在
戒严。②

至德二载春战事的失败，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它暴露河陇军战力的不足，并宣告天宝十四载以来以河陇

军担纲主战场、朔方军侧面进攻的两线出击战略的破产。此役之后，郭英C被调回陇右，成如趚 “代英C收
其余卒于歧 （岐）山，抚其疮痍，招其逋散”，在县东原设置兴平军。③ 成如趚之后，司马志诚、王难得也

曾领兴平军使。④ 天宝十三载河陇策勋时，成如趚任临洮太守、莫门军使，当年七月哥舒翰在新开九曲之地置

洮阳郡、神策军，又兼洮阳太守、神策军使。⑤ 安禄山起兵之初玄宗征召边兵，“守军郡城堡”者被排除在

外，成如趚应属留守之列。成如趚、司马志诚等留守军将陆续出现在京畿战场，反映肃宗进一步抽调河陇守

军的趋势。兴平军历由多任陇右旧将统领，大概不是旧有的成建制军队，而由不同批次入援的河陇军士整合

而成。历经多次战事，长期担纲主战场的河陇军，或许是旧有建制受战争冲击最严重的西北军镇。

于朔方军而言，此役则成为它崛起的重要转折点。至德二载四月，除少数留守者外⑥，朔方军主力被召

赴凤翔，后与王思礼军会合，在京西清渠一带与叛军相持。五月初，叛军伪退，郭子仪 “悉师逐之”，被首尾

夹击，唐军再次大败。战后，郭子仪诣阙请罪，被降为左仆射。⑦ 朔方军主力加入未能挽救西线战场的颓势，

成为郭子仪建议肃宗再次向回纥请兵的契机。

肃宗初次向回纥请兵在至德元载九月。时同罗等胡数万聚集于经略军北，威胁到灵武安危，于是肃宗派

朔方部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兵。援兵在十一月抵达，协助平定了河曲胡乱。⑧ 至德二载肃宗再次向回纥请兵

之事，史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记九月 “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

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⑨，因援兵抵达，交代郭子仪劝肃宗再征回纥兵的前情。对此，

《唐会要》提供一条关键材料，记唐军败于清渠后，“乃遣中官窦议使于回纥，令发其兵”瑏瑠。联系 《资治通

鉴》的记载，郭子仪应在五月清渠之战败后，提出再次请兵的动议，肃宗因遣中官窦议出使回纥。安史之乱

中，回纥援军曾为唐军平叛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而肃宗初年数次向回纥请兵背后，都有朔方军的身影。史

载九月中旬回纥首领抵达后，与朔方将士见郭子仪，“宴设三日”瑏瑡，双方有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

此种密切关系影响到肃宗对朔方军的军事安排。至德二载九月下旬，各方援军会集之际，肃宗以广平王

即代宗为元帅，统号称二十万大军，发起潼关沦陷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瑏瑢 唐军在此役中分为前、中、后三

军。《册府元龟》记三军统帅，分别为 “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朔方、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使”

郭子仪及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瑏瑣 《新唐书》卷 １３７ 《郭子仪传》则记 “元帅为中军，子仪副之”瑏瑤，中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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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１８ 《谕西京逆官敕》，第 ６１７ ６１８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９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０１７ ７０２２页。
《宋本册府元龟》卷 ３９８ 《将帅部·抚士卒》，第 １０１５页下栏。
《旧唐书》卷 １８３ 《王子颜传》；李浩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第 １９２ １９３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７ “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条，第 ６９２７页。
如河东太守马承光，参见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９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０２５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９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０２２ ７０２３、７０２５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１８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６９９７ ６９９８页；卷 ２１９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７００７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０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０３２页。
《唐会要》卷 ９８ 《回纥》，第 ２０６８ ２０６９页。
《旧唐书》卷 １９５ 《回纥传》。
《旧唐书》卷 １０ 《肃宗纪》。
《册府元龟》卷 ２０ 《帝王部·功业第二》，第 ２１５页上栏。
《新唐书》卷 １３７ 《郭子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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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平王亲统，郭子仪为副。其军队主体为朔方兵马，根据仆固怀恩领回纥兵作战、代宗 “亲率回纥锐卒”

等记载①，知还包括回纥援军。此外，《旧唐书》记管崇嗣在此役中担任广平王都虞候②，《至德二载收复两京

大赦》表彰灵武元从，记管崇嗣为 “中军都知兵马副大使”，李鼎为 “中军都虞候”③，中军还包括早期扈从

灵武的部队。这大概是郭子仪头衔中 “河西、陇右行营节度”的来源。上述配置，使中军成为三军中最核

心、精锐的一支部队。

不过半年时间，朔方军渐取代河陇军，成为唐军平叛力量的核心。至德二载正月 《谕西京逆官敕》中，

安西、北庭援军被归入王思礼辖下。马瞞神道碑记 “初，公自二庭统甲士三千，赴凤翔行在……遂战青渠，

阵沣水”④，马瞞曾率军参加五月的清渠之战，当时大概仍受王思礼节制，未单独成军。到九月，则出现独立

的、由原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统领安西、北庭行营为主体的前军。与之相对，过去担纲主战场的王思礼，此

时成为后军统帅。《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中，王思礼头衔为 “持节充招讨西京并定武、威武、兴平等军

兼关内节度、河西、陇右、伊西四镇行军兵马使”⑤，后军以陆续入援的河陇军队为主体，或许也兼以部分安

西、北庭援兵。名义上，宿将王思礼当统领这些部队进攻两京，但实际作战中，亦可见分兵单独作战的倾向。

如十月壬子 （８）日，兴平军奏破贼于武关，克上洛郡。⑥ 唐军主力东进时，至少部分兴平军兵马未全程跟随
王思礼进军，而是分兵向南、保C京畿南缘。

王思礼是一位资深河陇军将，曾与哥舒翰对为王忠嗣押衙，哥舒翰守潼关时，“每事独与思礼决之”。⑦

玄宗以他接替哥舒翰，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肃宗则命他为关内节度使，主持京畿战场。朔方军后期具有

的崇高地位及史籍对此的烘托，使人们很难意识到潼关破后王思礼在军事上一度扮演的重要角色，及此重要

性逐渐丧失的过程。而王思礼的经历，同时也是河陇军地位变化的一种投射。肃宗起初对河陇军寄予厚望，

但战事的屡次失利，使他们从作战主力渐降为后军之一隅。由于元从功劳，许多河陇系官员此后尚能取得政

治上的优待，但就整个军团而言，军事地位的衰落极为明显。

与河陇的衰落相对，朔方及安西、北庭的军事地位在战争磨炼中逐步确立。史载九月大战中，唐军军阵

初乱，李嗣业身先士卒，仗长刀立于阵前，手杀数十人，“由是前军之士皆执长刀，如墙而进，所向摧靡”⑧。

收复两京大赦表彰平两京功臣，依次奖赏广平王、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嗣业、李光弼、王思礼、来調、鲁

炅、崔光远、李光进。⑨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直观感受到西北各镇军事地位的升降。

结语

玄、肃之际，是唐朝旧有政治秩序破坏、新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潼关陷落后肃宗的行动，为探究混乱

局势中秩序重建的过程提供重要新视角。有别于既往研究对灵武即位、朔方军重要地位的循环论证，肃宗分

兵后，并未确立 “前往灵武”的清晰目标，而是依据各种信息反复决策，不断调整行进路线。与玄宗分别

后，肃宗一度计划回师长安，也曾考虑河西方向或驻军丰安，在蕃落骚动背景下，他前往灵武，又很快南下，

最终长期驻于扶风、以之为收复两京的基地。

总体而言，通过安史之乱初期肃宗的行动与决策，可注意到三个层面的历史变动。首先是即时的形势变

化。如潼关破后西北地区接连的胡乱与军队骚动，两京陷落后扶风联络东西、沟通南北的关键地理区位。其

次，是对旧有军政格局的继承与调整。受玄宗以河陇等军驻守潼关、以朔方军主力进击河朔战略安排的影响，

河西、陇右军在潼关破后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中成为十分关键的力量。于 “一切草创”的肃宗而言，河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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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１２１ 《仆固怀恩传》；《册府元龟》卷 ２０ 《帝王部·功业第二》，第 ２１５页上栏。
《旧唐书》卷 １２８ 《颜真卿传》。

⑤⑨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１２３ 《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第 ６５８、６５９、６５８ ６５９页。
姚铉编：《文粹》卷 ５７ 《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公神道碑铭》，《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
本，第 １７页。
《资治通鉴》卷 ２２０ “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７０３７页。
《旧唐书》卷 １１０ 《王思礼传》。
《册府元龟》卷 ２０ 《帝王部·功业第二》，第 ２１５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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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传统观点中的朔方军，成为他即位之初的重要依靠。裴冕等河陇系官员在行在政治、军事规划中起到主

导作用。不过，随着各方兵马会集、平叛压力持续，与回纥关系密切的朔方军，乃至较晚入援的安西、北庭

军渐取得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一些河陇系官员虽因元从经历仍活跃于朝堂内外，河陇军的军事地位却因作战

不力逐渐衰落。战争影响西北各镇的地位，逐渐催生新的军政格局。

更深层次的变化，是唐廷西北政策的悄然转变。在执政的四十多年间，唐玄宗继承前代经营，着力开拓

西北，逐渐建立以节度使为核心的边疆防御体系。即使在叛军势如破竹之际，也仅有限征调河西、陇右、朔

方兵马，尚欲保全西北边防。肃宗分兵、自立后，为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保全自身、积蓄力量、完成收复两

京的政治目标，则不断抽调西北守军入援。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西北军镇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国家军政体系

的重建中。另一方面，随着边防让位于平叛、国家经营重心东移，西北边疆守御力量渐趋薄弱，大量疆土在

未来数十年间逐步丧失。玄、肃之际西北政策的转变，由此还成为唐代国家转向的一个重要节点。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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